
文/片 本报记者 时培磊

归属感

秋天的大明湖畔游人如织。田宸光
背着双肩包，拿着一沓皮影走在湖边。
路人不时把目光投在他身上，他却只管
闲步向前走。

田宸光是一名袖珍人，今年35岁，
淄博人，身高只有一米三左右，体型像
个十多岁的孩子。如今，他说自己可能
是习惯了，不太注意这些目光，也不在
乎别人对袖珍人怎么看。

往回数10年，田宸光还没有这样的
自信，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是身高带来
的自卑感。因为个头小，上学的时候他
就老受同学欺负，父母为此四处求医，
但家里条件支付不起生长激素的费用，
他错过了长个头的最佳年龄。上中专
时，田宸光就觉得即便读完中专，也不
会找到多好的出路，不如自己走出校园
去闯一闯。

“2004年的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在
家做淘宝、做主播，那时候袖珍人找个
工作很难。”田宸光说，他那时试过很多
工作，在仓库干过保管员，在铅笔厂干
过化验员，后来还在家乡淄博的一家化
工厂找了一个职位，每天记录仪器的数
据，一个月两千多元的工资。

田宸光觉得这个工作虽然稳定，但
太枯燥，“难以想象一辈子就记些数
字。”那时，他通过网络陆续认识了不少
袖珍人。2008年，在这些袖珍人伙伴的
推荐下，田宸光瞒着父母来到北京闯
荡。父亲得知后，自责无力为他提供好
的生活，担心他在北京受欺负。

最初，他在夜总会干服务生，靠卖
弄身高让客人觉得好玩儿，消费酒水。
那时，他不光要承受客人的冷嘲热讽，
也看不到未来的路。一次偶然的机会，
田宸光从媒体上得知，北京有一家龙在
天袖珍人皮影戏剧团，这里所有的演出
人员都跟他一样。当他第一次走进剧
场，看到那么多袖珍人在排练，他当即
就产生了留下来的想法。“跟他们相处
不会自卑，有一种归属感。”

也是由皮影做媒，田宸光结识了现
在的妻子，俩人在学习皮影戏时互生情
愫，走在了一起。2012年，七对皮影戏袖
珍人举行了集体婚礼，不少媒体见证了
这一刻。等到爱情、事业双丰收时，从小
自卑的田宸光终于感到了满足和幸福。

舞台

经过半年多的勤奋训练，加上跟着
剧团演出，田宸光慢慢掌握了皮影戏的
基本技巧，尝试客串小角色，最终走上
真正的舞台。他觉得皮影戏仿佛是为袖
珍人而生，“我们这个身高操作起来太
适合了。”

第一次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田
宸光很投入，神经紧绷，直到听到观众
热烈的掌声，他才长舒一口气，激动又

兴奋。“那感觉太好了，有一种很大的成
就感。自己能给别人快乐，有一种价值
存在感。”不过，在随后的演出中他发
现，有不少观众对袖珍人的兴趣超过了
观看皮影戏本身，他们表演时经常会被
观众围观，这让初上舞台的田宸光极不
适应。“就好像是动物园的动物被大家
围观。”

好奇源自不了解。目前尚没有专门
针对袖珍人的数据统计，但据权威调
查，中国矮小症患病率达3%，全国有八
百多万矮小症患者，有近七成的家长不
知道孩子矮小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在
百度“袖珍人吧”聚集着全国各地的袖
珍人网友，从他们发的帖子里可以看
出，目前仍有不少袖珍人遭受着周边人
的歧视，无法克服内心的自卑感。袖珍
人在找工作、个人情感生活方面仍然存
在诸多障碍。他们在论坛上抱团取暖，
互相开导，寻求安慰。

对田宸光来说，这种不适应感需要
他在更多的演出中慢慢消磨。而日后的
表演确实让田宸光积累了丰富的舞台
经验，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渐渐习惯
了观众的围观，不再把这种目光当成一
种敌意。“特别是不少观众找我们合影，
看到他们开心，我也高兴。”

在北京五六年的演出时光是稳定
而自在的，北京的皮影戏市场活跃，受
众人群基数很大。作为一个皮影戏演
员，田宸光需要做的只是把戏演好。

不景气

2014年，剧团想开拓山东市场，不
甘于平庸的田宸光和七个袖珍人小伙
伴来到济南打拼。那年年底，他们在济
南芙蓉街北端租了一间三四十平米的
表演场地，小剧场，一次能容纳四十人
左右。芙蓉街北端客流量虽不如南端，

房租一年也有七万多元。考虑到来往游
客多、流动性大，演出剧目大多在10分
钟到20分钟之间，多为一些经典桥段，
像《武松打虎》《哪吒闹海》等。门票价格
在10块钱到20块钱不等。

开业不久后，田宸光就感觉到，济
南的市场并不像北京那样，受众基数没
那么大。游客对美食的喜好多过看场皮
影戏。年轻人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喜
欢，他们中不少人仅是出于好奇。“他看
完之后会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
就完了。”

那一年效果都不太理想。四十多人
的观众席几乎没坐满过。最少的时候只
有一个观众，演出则照样进行。田宸光
发现，演员关注认可的东西，观众并不
一定就喜欢。“比如一个很牛的操作，可
能要练上很久，你觉得很厉害，但是观
众看不出来你幕后花了多大心血，观众
欣赏的点不在这里。”

田宸光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为弥
补票房上的不理想，剧团除了表演外，
还出售一些皮影戏的小道具，在济南方
特东方神话设了工艺品摊点，但游客不
太买账，生意平淡。

从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底，田宸
光的团队演出收支勉强持平。“也就够
一个房租的钱吧。”田宸光说，房租到期
后，公司方面没有续租，对山东市场的
业务暂时搁浅。

团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如
今，团队里三四个袖珍人开始了新生
活，不再演皮影戏。田宸光理解他们，

“这行赚钱不多，不是暴利行业，很多袖
珍人觉得干不了一辈子。如果不是特别
爱好，很难看到前景、坚持下去。”

放眼全国，袖珍人演员的流动也不
小。“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两三百人，现在
可能三分之二的人都不干了，全国也就
六七十个袖珍人在做皮影吧。”

创业路

田宸光没有再回到北京像几年前
那样过稳定的表演生活。他认定了皮
影，仍觉得山东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皮影戏存在很多可能性。2016年6月，他
拉着5个袖珍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
路，取名奇韵皮影，暂在威海设了一个
点。

田宸光有来济南发展的打算，但房
租、地段等诸多因素都需要考虑。这次
带着任务出来，到济南、潍坊等地是来
商谈表演项目的，这是田宸光日常工作
的写照。现在他作为一个创业者，要跑
得了市场、搞得了创作，还要会管理团
队。

住着快捷酒店，一日三餐没有保
障，项目有时遭拒，创业一年来，他经历
了各种辛酸苦辣。田宸光并非出身传统
演艺世家，新团队名气不大，挂靠在经
纪公司下面。最初的几个月，经常一周
都没活干，一场表演给500块钱就接。

“最恐怖的是有两个月一个活也没有接
到。”田宸光说，虽然他们也能拿到一定
的补贴，但总体来说，不如老字号皮影
那般多。

最难的时候田宸光也想到了放弃，
“觉得自己这么苦干什么，还不如去北
京省心，或者做点别的，也比这个强。”
但皮影戏又是他无法割舍的技艺，他也
要为团队另外几个袖珍人谋生路。在事
业低潮期，所幸寥寥的几个合作谈了下
来，接下来的每一场表演又给了田宸光
不小的安慰，他慢慢坚持了下来。

如今，田宸光的团队虽只能维持在
收支平衡的地步，发完这月的工资就要
愁下个月的活儿，但好在迈出了最难的
第一步，袖珍人皮影逐渐被认可。“现在
我们一场表演能报价到3000块钱了，比
原来好了很多。”

田宸光的干劲更大了，在他看来，
皮影戏市场化、商业化并非不可能，皮
影戏想摆脱小众文化，市场是试金石。

“政府支持当然很必要，走市场也很必
要。毕竟观众花钱与不花钱，对你的表
演要求不一样。你的表演决定收入的时
候，自然也会更在意演出效果了。”

谈起皮影戏的前景，田宸光说目前
皮影戏市场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在谈项目、拉投资时他就感觉到，有投
资方对皮影戏感兴趣，“但是不知道市
场怎么弄，不能一时半会见到回报。”田
宸光说，皮影戏的教学没有成套的训练
模式，标准不统一。皮影戏门派多，地方
特色浓，这也限制了皮影戏的普及。另
外，皮影戏的附加产业，如工艺品市场，
也还不成熟。

“这也正说明行业有很大提升空
间。”田宸光并不悲观，面对年轻人越来越
对这些老传统失去兴趣的论调，他笑着
说，“蜡烛原来只能照明，现在却代表着浪
漫，它没有消失，有了新的意义。”田宸光
觉得，皮影戏也是如此，需要跟着时代变
化发展，对未来，他充满了信心。

5日，在济南大明湖畔，35岁的袖珍人田宸光在演示皮影道具。

近日，在济南一地产商举行的商业演出活动
上，一场皮影戏让观众颇感新奇，尤其是幕后的表
演者还是几位袖珍人。2014年年底，田宸光把袖珍
人皮影戏带到山东人眼前，几经沉浮，这位有着近
十年表演经历的袖珍人从最初的表演者转变为兼
具创业者身份的皮影人，他和皮影的故事仍在继
续。

袖袖珍珍人人的的

皮皮影影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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